附錄三～答夫秦嘉書補充

(寫作背景

1. 秦嘉與徐淑恩愛，卻因徐淑臥病，且自己又當遠離赴京。於是在遠行前寫了一封書信，想接妻子團聚。其信除了表達自己不得已而須赴京因此悶悶不樂，又想到此次離開，歸期遙遙。所以更加掛念病榻上的徐淑，因此特別寫了此信欲接回徐淑。其信內容如下：「不能養志，當給郡使，隨俗順時，僶俛（勤勉）當去。知所苦故爾，未有瘳損。想念悒悒（憂悶不樂的樣子），勞心無已。當涉遠路，趨走風塵，非志所慕，慘慘（憂戚的樣子）少樂。又計往還，將彌時節。念發同怨，意有遲遲，欲暫相見，有所屬託。今遣車往，想必自力。」（秦嘉秦嘉與妻書）

【語譯】：不能存養高尚的志節，奉命擔任郡上計簿使，也只好隨順際遇，上京赴任努力把該做的做好。只因我明白其中有許多困擾苦楚才如此，倒也沒因什麼病痛而有所傷損。對你的想念使我憂悶，我的愁苦無停休。我將遠行跋涉，路上風塵飛揚，這不是我心甘情願的，心中真是憂戚不樂。又盤算這一趟路程往返，將耗去不少時日。你一定也和我有同樣的怨懟，所以我遲疑難進，心想和你相見，有一些話要當面告訴你。現在我派車去接你，希望你也會振作起來。
2. 但徐淑因病無法應允，又不希望其夫掛念自己而悒悒不樂，因此寫了本文，除了致上關懷與慰勉外，並表達自己相思之意，夫妻情深，感人肺腑。
3. 秦嘉因徐淑無法隨行，又再度寫了一封信，並致贈四物：鏡子、寶釵、芳香、素琴等以寄意。夫妻繾綣之情，可見一般。其信內容如下：「車還空反，甚失所望，兼敘遠別，恨恨之情，顧有悵然。閒得此鏡，既明且好，形觀文彩，世所希有，意甚愛之，故以相與。并寶釵一雙，好香四種，素琴一張，常所自彈也。明鏡可以鑒形，寶釵可以耀首，芳香可以馥身，素琴可以娛耳。」（秦嘉重報妻書）

【語譯】：派去的車空著回來了，我實在很失望，再想到自己就要離別遠去，心中真是悽愴憾恨。我偶然覓得這面鏡子，既明亮質地又好，款式紋飾，世間少見，我非常喜愛，所以要送給你。連同一對寶釵，四種芳香，一張素琴，則是我常彈奏的。明鏡可以鑑照形影，寶釵可以煥發容顏，芳香可以薰香身體，素琴彈奏可以愉悅聽覺。

4. 徐淑接信後，表意盼夫歸返之殷切，溫柔敦厚情韻，溢於言衷。其信內容如下：
既惠音令，兼賜諸物，厚顧慇懃（殷勤），出於非望（出乎意料之外）。鏡有文彩之麗，釵有殊異之觀，芳香既珍，素琴益好。惠異物於鄙陋，割所珍以相賜，非豐恩之厚，孰肯若斯？

覽鏡執釵，情想髣髴；操琴詠詩，思心成結。勑（告訴）以芳香馥身，喻以明鏡鑒形，此言過矣！未獲我心也。昔詩人有飛蓬之感；班婕妤有誰榮之嘆。素琴之作，當須君歸；明鏡之鑒，當待君還。未奉光儀，則寶釵不列也；未侍帷帳，則芳香不發也。（徐淑又報秦嘉書）
【語譯】：
你既已捎來音訊，又贈送我這些禮物，你的深情眷顧、情意周到，帶給我出乎意料的驚喜。你送的明鏡有美麗的紋飾，寶釵有別致的式樣，芳香既稀罕珍貴，素琴更是十分美好。惠賜我這麼珍奇的禮物，把所珍藏的寶貝割捨相贈，若不是對我情深意重，誰肯這樣付出呢？
照著明鏡手持寶釵，心中情意纏綿，彷彿你就在身邊；一邊彈琴一邊吟詠你寄給我的詩篇，思念著你的心糾結在一起。你說芳香可以薰香身體，你說明鏡可以鑑照形影，這些話不對呀！我的想法不是這樣。從前有詩人曾寫下這樣的感慨：丈夫遠離，妻子懶得妝扮，頭髮亂得像風中的蓬草；而受冷落的班婕妤，也發出為誰打扮的嘆息。所以，素琴的彈奏，還是等你回家；明鏡的鑑照，也要等你歸來。如果不是為了事奉你而妝扮，那麼寶釵不會拿出來；如果不是為了侍候你在帷帳，那芳香不會打開來。
文學裡的愛情

在中國近代史中，「五四」無疑的是人才輩出的鼎盛時期，而在五四氛圍之外，天馬行空式的傳奇人物也真不少，這些人的成就與影響，在當時的社會，或許並不顯著；然而，經過歷史波濤的推進，這些人的歷史形像，便逐步明朗起來，藝術家李叔同即是這種人物。

他不但是個傑出的藝術家，同時更是個革命者與超然的苦行僧，他的前半輩子，充滿了漫天霞彩似的天縱奇才！後半輩子，更映現出一種莊嚴而聖潔的光輝。

李叔同系出名門，對於詞章、金石、戲曲都能妙悟非凡，著名的藝術歌曲「送別」、「憶兒時」的歌詞即出自他的創作。

可是，在他卅九歲的那一年，卻因某種因緣，毅然拋棄了一切世俗的聲名成就，割捨了一切世俗的親情牽掛，到虎跑大慈寺剃度出家，做一個和尚，號弘一法師。

他出家後，一直飄逸的過著清苦的行腳生活，律己至嚴、治學至勤、操行至苦；李叔同出家，非唯不是出世，而是更積極的介入，熱情的投注，默默地為社會做實質的工作。

這兩封信的第一封，即是李叔同出家前寫給他的愛人雪子的信，讀來真情感人；第二封是雪子回給他的信，女人嫻淑知理的性情於此可見一斑。（編者）

	雪子：

我的決定出家為僧，目前已在事務上向有關人們交代清楚了。現在你已考慮了兩個多月，如果你認為我作得對，請你告訴我！你絕望的心情，與失去一個生命關係的人所受的摧殘，我並非沒有想到。可是，你是不平凡的，請吞下這一杯苦酒：忍耐，忍耐，靠佛力加被你，菩薩護持你。雪子，你的光輝永住！我想你體內住的不是一個庸俗、怯懦的靈魂。
這在我，並非寡情絕義――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唯一的不同，我為了那更永遠、更艱難的佛道歷程，我不僅放下了你，雪子！我也放下世間的一切已享有的名譽，藝術的成就，遺產的繼承（我可能還有三至五十萬的遺產可繼承），可見，我並非厚彼而薄此；世間的一切，都等於烟雲；我們要建立的，是未來的光華無垠底世界，在佛陀的極樂國土，我們再見！
雪子！永別了，我不再回家，免得你目前痛苦加深，我們那個家，還有足夠你維持生命的東西：我們的鋼琴、貴重的衣物、珍寶，悉數由你支配，作為我們的紀念。但望你看破這一點，人生幾十年，有一天我們總會離別――現在，我們把它提前幾剎那而已！大限總要到來。
在佛前，我祈禱佛光照耀你，永遠如是；請你珍重，念佛的洪名。──叔同戊午七月一日

	叔同：
我知道萬事不必勉強，對你，我最崇愛的人，亦復如此；請放下一切，修行佛道吧！我想通了，世間竟是黃粱一夢，夢醒時，什麼都是一場空。將來，我能否去看你一次？我希望如此，至於今後，我的行踪還無法確定，在貴國，除你我沒有第二個可以聊解愁苦的人──目前，我要試著念經、念佛；這一切都是宿世前緣？
為了那種聖與凡之間蟬翼似的隔膜，我同你一起走，去追求那個遠似銀河星宿般遙遠的佛道，望你珍重。
──雪子


（水月李叔同，選錄自陳銘磻編文學裡的愛情爾雅出版社）

七、夫妻恩愛詩文趣事

1. 怨郎詩　　卓文君
漢代詞宗司馬相如自與才女卓文君成親後，便過著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生活。不料後來相如為武帝重用，久居京城，看盡名媛美女，竟對文君萌生嫌棄之心。有一天，他派人給妻子送去了一封「怪信」，並囑咐一定要帶回文君的回信。

卓文君盼到了丈夫的來信，欣喜若狂，可是拆開一看，她的心都涼了。原來信上只有冰冰冷冷的十三字：
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

聰明的卓文君瞧見在「萬」字之後，少了一個「億」字，當下心如刀割、淚眼婆娑，因為「無億」即「無意」也，是丈夫對自己已然「無意」的暗示！於是，她強忍著悲痛，回了一封「倒順書」──怨郎詩給老公相如：

一別之後，兩地相思，只說是三四月，又誰知五六年，七弦琴無心撫彈，八行書無信可傳，九連環從中折斷，十里長亭望眼欲穿，百相思、千繫念，萬般無奈把郎怨。

萬言千語說不完，百無聊賴十依欄，重九登高看孤雁，八月中秋月圓人不圓，七月半，燒香稟燭問蒼天，六月三伏天，人人搖扇我心寒，五月石榴如火，偏遇冷雨澆花端，四月枇杷未黃，我欲對鏡心意亂，三月桃花隨水轉，二月風箏線兒斷，噫！郎呀郎，巴不得下一世你做女我做男。

司馬相如看了之後，深有悔意，隔日便派人到四川把文君接至長安同住，重拾昔日兩人之恩愛。

2. 夫妻互憶　　李禺
宋代詩人李禺也有一首迴文詩，叫夫妻互憶詩。他別致的地方在於順讀是一首「夫憶妻」的情詩，倒讀則是一首「妻憶夫」的思念詩，把夫憶妻和妻憶夫的深厚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：

枯眼望遙山隔水，往來曾見幾心知；

壺空怕酌一杯酒，筆下難成和韻詩。

途路阻人離別久，訊音無雁寄回遲；

孤燈花守長寥寂，夫憶妻兮父憶兒。

一個字一個字倒讀回來，則變成：

兒憶父兮妻憶夫，寂寥長守花燈孤；

遲回寄雁無音訊，久別離人阻路途。

詩韻和成難下筆，酒杯一酌怕空壺；

知心幾見曾來往，水隔山遙望眼枯。

前者抒發丈夫對妻兒的痴情眷念，後者則表達了年輕女子對遠方丈夫的思念。尤為難能可貴的是，一般律詩較難的是中間的兩聯需要對仗，而這首夫妻互憶迴文詩無論順讀還是倒讀，中間兩聯的對仗都非常工整，這麼一首七律，可以正讀、倒讀之餘還能「夫」、「妻」相應，由此可見作者功力之所在。

3. 爾儂我儂　　管仲姬

大書法家趙孟頫，是一代名士，其夫人管仲姬也能吟詩填詞。趙欲納小星（妾），不敢事先徵求其夫人的同意，只好先以詞諷之，以探其意，詞曰：

我為學士，爾作夫人。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。蘇學士有朝雲暮雲？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何過分？爾年紀已過四旬，只管占住玉堂春。

管夫人知其意，乃報以詞，答云：

爾儂我濃，忒ㄊㄜˋ煞情多，情多處熱如火，把一塊泥捻一個你，塑一個我，將咱兩個一齊打破，用水調和，再捻一個你，再塑一個我，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，我與你生同一個衾，死同一個槨。

趙孟頫讀了以後，深受感動，就打消納小星的念頭了。

按：桃葉、桃根乃王獻之之妾，此處陶學士（即陶谷，後周翰林）或為筆誤。蘇學士即蘇軾。

